              青灯有味似儿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白泓)

    中国现代文学小说有张爱玲，散文有琦君，其作品超越时空，长销不衰。琦君与张爱玲，同是中国文坛的两朵奇葩，现代文学的两个传奇。夏志清曾说琦君的散文很多篇可以传世，列入诺贝尔文学奖毫不逊色。

就像白先勇先生在书后的题记所说，琦君女士的作品就好似是一本厚厚的旧相簿，一张张的老相片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一段段新鲜的往昔……
　　伴着墨香，翻着纸张，就仿佛由一个渐渐长大的孩童带领，一步步地穿越回琦君的故乡，她多少年后仍魂牵梦萦的那片江南水乡。跟着琦君，阅读又不像在阅读，一篇篇的文字好似一部部的老电影，黑白片。
　　屏幕上，安详坚毅的母亲静静在檐下给父亲端一碗燕窝，爸爸陪着洋气的姨娘出门吃大餐，家人老刘在厨房静静地炒着一盘冬笋鱼片，仆人耐心劝着倔强发脾气的小姐……这一篇便是《吃大菜》，既是那规矩繁琐的西餐洋菜，又是学校里的挨训受罚，不就是当年我们说的老师请你“喝茶”。
　　薄薄的小书一册，悠悠的往事件件桩桩，都是琦君的故事，又似乎是自己的故事。最爱那篇《玳瑁发夹》，每一个女孩都有儿时珍爱的小物件。作者儿时学校不许佩戴的蝴蝶发夹，不就是我瞒着老师留起的指甲，轻轻染上的彩色甲油？就如文中姑姑的话，当年的埋怨不满，成了现在的怀念感恩。曾经扎着马尾辫，穿着宽松大校服，脚蹬白色运动鞋的学生装扮，唯留做青葱岁月的相片剪影。
　　就如林太乙在后序提到《读者文摘》的座右铭是：文章隽永，历久弥新。琦君的作品，她的散文，的确是真实，生动，无时间性。林太乙说她最喜欢的一篇是《南海慈航》。
　　《南海慈航》读罢，一句“南无南海慈航观世音……”的轻念留在耳畔。文中虔诚慈爱的母亲，敏感困惑的孩子，随着青烟袅袅，木鱼声声，伴着诵经，好似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，只剩这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。琦君的母亲一生多坎坷，病重期间更是寂寞。慈爱的母亲一朝辞世，膝下的女儿一世回忆，数的清的字数篇章，诉不尽的母女情谊。
　　除了《南海慈航》，母亲的身影在琦君的众多篇幅中都可寻到。在《纸的怀念》中，讲述母亲掌管宅院时，一幅“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迎接你”的场景。游潘家园时，乡下的卖纸人打破了家中的五彩玻璃，母亲一声声“不要紧，好配的”的安抚，一句句“碎玻璃，会扎手”的叮嘱，真是和气，宽厚，与人为乐又与人为善。
琦君文章质朴动人，只因情真语挚。“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”她用一颗赤子之心体察世界，在其笔下，处处都是爱，万物皆有情，所以“情真”。她师从名家，学养深厚，却不露痕迹地将在古典诗词上深厚的造诣溶合于文中，转化成质朴的语言，故谓“语挚”。琦君用真切的情感和纯美的语言抒写她对故乡故人的深情与眷恋，温柔敦厚的文风，悲悯的情怀打动了众多读者。　　
随着文字，伴着墨香，邂逅琦君笔下的旧时光，漫步在江南水乡的小镇上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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